
 

这处工地是海洋市为民办实事之一。它离水库有

三公里远：市里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净水池，比现

有净水池大200倍。它既是水库增容的主体之一，也是

引碧豫河水入市的中转站，工程巨大而宏伟。水库管

理局为了便于协调在建项目与水库之间的关系，安排

洪建民兼职那里的技术监理员，一有需要，洪建民就

去那里帮着解决些技术难题。现在南珠儿去那里采访，

苏珊儿成了她的影子，而不再是洪建民。洪建民也没

怎么在意。可是没过多久，南珠儿连采访也不来了，

接着几个月毫无消息，这时洪建民才感到事态严重。

他开始想南珠儿了。 

苏珊儿，个头比南珠儿矮一点点儿。据她自己说

比南珠儿矮1.8毫米。她见和洪建民如胶似漆的南珠儿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甚至走的时候和洪建民连



招呼都没打，不免有些不近情理，有时也为洪建民抱

不平。她想，这南珠儿其实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她曾反复做过比较。论长相自己也不比南珠儿差，所

差的就是，少一道细小的划痕，这也算不了什么。  

不过，暗地里她还是把自己和南珠儿再次做了认

真地比较。她对着镜子反反复复端详之后，觉得还是

自然的好，尤其自己的鼻子，状如悬胆，无论怎样看

都是世界第一美鼻，比任何号称明星美女的鼻子都好

看的。看到这里，她觉得自己比南珠儿漂亮多了。可

是，这个愚蠢的洪建民，为什么只喜欢南珠儿呢？现

在给南珠儿甩了，也够可怜的了。既然南珠儿已经不

爱你了，你也就见好就收，何必苦苦地折磨自己呢？

再进一步想，苏珊儿觉得，如果有遗憾是自己没能和

洪建民在南浦大学一起读过书。但是论起学校的品牌

来，她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呢。她写的文章也经常见

睹报端，论才学也不比南珠儿差。想到这里，又让她

信心倍增。 

  

对于男女青年的渴慕，上天总是赐予几乎同步的

机缘。就在苏珊儿这样想着的时候，洪建民进屋查文

件来了。苏珊儿一边帮着找文件，一边说：“洪哥儿，

你看南姐有好长时间没回来了，这墙上挂的药箱，都



落满了灰，我有个想法？” 

洪建民以为苏珊儿知道南珠儿的联系办法，高兴

地说：“什么想法？” 

苏珊儿说：“要不，以后，我和你一起下工地吧，

我背着药箱，代替南姐姐，帮着工人们做点力所能及

的医疗护理，你呢，也好有个照应。” 

洪建民还是警觉起来，心里想，我可是有方向的，

这一泓清水，也不能流错了地方，说：“这也可以。不

过我们得规定一个距离，别让我身上的气味，烦到了

你。” 

苏珊儿甜嘻嘻地说：“距离产生美，我会和你保

持距离的。那么，多远距离合适呢？” 

洪建民想了一下说：“两米，对，就两米吧。” 

苏珊儿有着南珠儿一样的睿智。她想，只要能打

破这短暂的局促，在同一块蓝天下，我们也是两棵树，

也可以终相厮守；现在能争取到两米的距离也算是初

战告成了，过去他和我保持的距离，何止是两米呀，

可是要多远有多远，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距离感，简

直就是远在天边。然后说：“可以，就这个距离吧。其

实你身上的气味很好闻的，我一点儿都不会烦。” 

洪建民低头看着文件，连看都不看一眼，说：“我

这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去工地需要保持在三米以



上。” 

苏珊儿感到这个洪建民太可爱了，对于生活琐事

居然也如此精确，于是喜形于色，高兴地说：“行，但

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距离是指并排走呢，还是一

前一后走呢？” 

洪建民说：“这个距离是全方位的。尤其在并排

走时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的。” 

说着，洪建民转身出去了。苏珊儿从墙上取下药

箱，也不顾上面的灰尘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连擦都没

擦一下，赶紧背上，撵了出来。走在工地上，苏珊儿

觉得并排走，要保持三米的距离，让人看着实在有些

别扭，她便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儿走在后面，有一

次，她从后面赶到前面的时候，故意用她的乳房撞在

了洪建民的背上，洪建民好像被什么给击了一下，回

头看了看，是苏珊儿不小心撞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

这让洪建民立即想起了南珠儿的胸脯，包括他至今没

有碰一下的乳房。这时他有点恨那个王纪中，在心里

他甚至骂了一句：“都是王纪中跟着乱搅合。”他想，

这要是南珠儿碰在身上有多好，怎么会是苏珊儿的呢？

女孩的乳房是高贵的象征，更是一个女孩最具尊严的

偏旁部首，怎么能随便撞到男孩的身上呢？这个苏珊

儿呀，连自己的乳房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别人吗？



于是说：“我说和你保持在三米远的距离，不是讨厌你，

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南珠儿，你这一碰让我更加思

念她。”这句话让苏珊儿气得差点儿晕过去。但是，她

很快平静下来，说：“洪哥儿，你看地上这朵花儿，多

好看呀！” 

洪建民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真的有一朵花儿，说：

“这是南珠儿最喜欢的百合花，多亏没踩到它，谢谢

你。” 

苏珊儿终于找到撞人的理由，笑着说：“不介意

的，我也是想保护地上这朵花儿，别被我一脚踩烂了，

又想和你错开走，可是不小心，和你躲在了一个方向

上。”洪建民依然昂头挺胸的，健步走着，说：“那朵

花儿的香气，我闻到了，有点晕。” 

苏珊儿和洪建民下了几次工地，看到自己制定的

计划，实行起来和自己的预期目标实在出入太大了，

不但不能缓解洪建民心中的痛苦，反倒让他更加想念

南珠儿，也觉得无趣。尤其是和洪建民一前一后的走

着，怎么看都有点滑稽。如果她走在前面吧，就像运

动会入场式前面走的导向员，尽管她手里没拿导向牌，

可是洪建民那高高的大个子，怎么看都像一个运动员。

如果走在后面吧，更是滑稽得很，就像北京奥运上姚

明领着小朋友林浩，怎么都不能举案齐眉。苏珊儿和



洪建民出入几次工地，实在感到不协调，索性也就中

止了自己的最初意向，又回到以前远在天边的距离。

即使去工地义务巡诊，也不和洪建民走在一起，而是

背着药箱自己去，心里想：我才不和你保持什么三米

以上的距离呢，就让你自己和自己的脑袋保持距离去

吧，我好歹也是个82后，一代天之娇女呀！我得向南

珠儿学习，要离也得离你远点。 

 

两年时间过去了。洪建民写的论文：《城市供水

的误区与远期战略》在都市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最

大反响是海洋市市长看了文章，立即把洪建民叫了去。

洪建民当时以为说了错话，像怀里揣着一只小兔子，

一路上突突地跳。洪建民问市长派过来接他的司机：

“市长长得凶，还是不凶？吓人吗？” 

司机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这么跟你

说吧，在海洋市小孩听说市长来了，都不敢再哭。” 

洪建民心里更加不安起来。不一会儿，车到了。

他从车上下来，远远的看到市政府大楼门前有个人，

个子高高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平和，他想这人大概不

会是市长。可是司机说：“看见了吗？他就是我们的市

长。” 

“市长长得也不像你说得那么凶啊？” 



“我是故意吓你的。” 

市长朝洪建民走来，他快步迎了上去。 

“你就是洪建民啦？”市长握着他的手说。 

“我就是传说中的洪建民。”本来他想说我是洪建

民，可是一急多了“传说中的”四个字。这让市长很

高兴，说：“果然名不虚传。” 

市长始终满面笑容。市长把洪建民领进了办公室，

让他坐在真皮沙发上，还给他倒了一杯纯净水，然后

和蔼地说：“听说在三年的时间里，你跑遍了我市九个

水库，写了这篇很有见的的论文。” 

洪建民拘谨地说：“是的。”  

接着洪建民汇报了他的想法，市长不时地点头，

有时说：“这建议很好。” 

洪建民说：“水源污染，这个问题，不知市里注

意到没有。” 

市长说：“五年前，老市长在的时候，我们就已

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把靠近水源三公里以内的污染源

都有计划的迁走了。先后迁走的有玉液淀粉厂，高效

印染厂，四海肥皂厂，竹尔造纸厂，都市化工厂，乐

农化肥厂，红叶橡胶厂，虹霓胶片厂以及八大塑料厂

等二十几家工厂，用去了市财政128个亿资金。” 

“据我所知，寰球制药厂还没有走。它的排出物



污染了大片的农田，最后流到了海里，污染了地下水

源，又污染了近海滩涂。有些人不知道，误吃了那里

的螃蟹、海螺、牡蛎以及各种贝类，它的后果不堪设

想呢？这个担心也可能有些多余。” 

“环境问题无小事，我们宁可信其有；这一点我

已经注意到，正在想一切办法把危害降到最低。这是

一家外国人在中国开的医药载体药厂，这个问题涉及

到外资，解决起来相当麻烦。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在这

里办了起来，现在合同还没有到期，又不能违约。” 

 

忽然，电话铃响了。市长和洪建民说：“我先接

个电话。” 

“市长，明天下午水环境会议，专家团的人都联

系好了，两点在政府四楼小会议室准时召开。”电话那

边的人说。 

“理工大学谢培琳院士，请到了吗？” 

“请到了。” 

“好，通知所有在家常委届时全部参加。”接着市

长又强调说：“请《城市供水的误区及其远期战略》一

文的作者洪建民也列席会议。” 

“我立即安排。” 

市长放下电话，说：“明天请你来市里列席市常



委会，谈谈你的看法。” 

洪建民正了正身子，说：“谢谢市长。” 

“应该谢谢你呢！很好，你继续说。” 

“最近听说，有家名叫永黥的化工厂，要从荆门

迁来我市，这可是关系到我市几百万人和子孙后代生

命安全的大事。还有，我听说，在讨论这个项目的时

候，专家们集体失语。” 

“这个问题提得好。专家倒没有集体失语，只是

在论证的时候认为采取严格的技术措施，可以避免任

何泄漏和飘散，不至于造成环境污染。当然，在这个

问题上，不排除个别专家有迎合领导意图的嫌疑。现

在，市里在就此事请专家团调查呢。”市长坚定地说。 

“国外一些国家考虑到环境安全，正在调整产业

结构。比如，英国因为服装厂有污染，连服装都不允

许在国内生产了。” 

“说得好，环境安全历来与产业结构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在这方面，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还有居民小区的排水污染也是十分严重的，不

能掉以轻心。我市现有80多万户居民，几百万人口，

以最少估计每户月排水4吨，每月加起来就有300多万

吨污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大海，与此同时，每人每天

所用的洗涤剂包括洗衣粉、洗发剂、洗洁净、洗面奶、



肥皂、牙膏，保守估计人均也不会低于20克，加起来

就是52吨，全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高达18980吨，我

这是保守估计，实际上如果把厂矿、机关、企事业单

位，包括洗衣店、洗浴中心、饭店和外来人口再加上

去，可能至少要在5万吨以上了，我这里说的仅仅是浓

缩剂，这些浓缩剂融入于水，流经的地方所造成的污

染也是不可低估的。” 

“看来居民小区这一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污

染源。”市长表情肃穆起来。 

“为了降低污染，我们应该倡导使用动、植物合

成洗涤剂。” 

“动、植物合成洗涤剂？这个意见不错。” 

“比如猪胰腺油与碱合成的肥皂，还有皂角类植

物提炼的洗涤用品，这些不仅同样可以达到洗涤效果，

而且便于降解，几乎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意见好。” 

“自然界自身的净化功能，有时我们也可以考

虑。”洪建民看了一眼市长，说：“比如栽花种草、植

树造林等，植物既是水的过滤器，也是水的净化器。

南方海边长着一种红树，对海水有着十分神奇的净化

作用，国家正在想方设法扩大红树林的面积，用来解

决海水的污染问题。在北方我们不能栽种红树，但可



以大面积的种植其他树木，一棵树至少可以净化和储

存七吨可饮用水，植树不仅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净化

了空气，也是水净化的可靠途径。” 

“植物净化，你说的很好。” 市长仔细地听着，

微笑着，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很好。 

“还有，按照我的老师白泉的洗水计划，随着GDP

生产总值的增加，应该逐步加大污水日处理量。可以

考虑具体条件，在居民小区、厂矿、县市区，分别建

立起污水处理点、污水处理站和污水处理厂。” 

“从新洗水，好想法。”市长说。“我们目前采取

的是集中处理的办法，已经有效的控制了对海水的污

染。我市中心城区做的相对好一些，在马蓝花、蜻泥

等七个排水区，正在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有8座，计划到

２００９年，污水处理率将达到70%以上，如果加上

在建的柳河污水处理二厂，每天处理水量可增加12万

吨，到那时市总计日处理污水6０余万吨，城市污水处

理率达到90%以上。”  

“这就是说，每天能得到回收利用的中水至少2０

多万吨以上。用这些再生水浇花养草、冲洗路面、洗

车除尘足够了。” 

“说的好。我们这座城市缺水呀！必须回收利用

中水。水资源匮乏已经历史的摆在了我们这代人的面



前。为了缓解我市的用水紧张问题，我们正在开发利

用海水提取淡水，不过费用太高。此外．市里正在考

虑引水入市，费用也不低，一吨水从水源地送到用户

至少要32元钱，而我们收取的水费又不能超出人民群

众的承受能力。”市长说：“我听说你在研究白泉重逢

定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洪建民概略的讲了一下白泉重逢定理的事儿。洪

建民说，其实，这就是理念和生活习惯问题。白泉老

师说，过去都是我们用水洗，现在是我们要洗水，把

用过的水，洗干净了再让它流走。让清水与河流相逢。 

“好理念，这个白泉，了不起呀！”市长说：“中

央政府已经提出，我们的每个公务员必须确定这样的

理念：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这是我

们一切工作的基点啊，我们不能让后代子孙骂我们呀！

当然也包括我的孩子。” 

洪建民和市长谈得很投机，以至于洪建民忘记了

坐在对面的是市长，倒像他的哥哥。市长接见下属有

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普通会见不能超过五分钟。可

是今天，他们在一起谈了120分钟。临走的时候市长问：

“你老师说的那个谁都没说出秘密是什么呢？” 

洪建民说：“这个秘密我现在还不清楚，我相信

我会求证出来的，即使求证不出来，老师说了，到时



候会有人告诉我。” 

临走的时候，市长握着洪建民手说，祝你成功。 

  

 

欲知后来如何，《红树之恋》下章更精彩 

（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